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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清浅，半是清凉半带温煦，冷热
相宜，着实是难得的人间胜景。

晨曦初露，空气干净透亮。放眼四
周，映入眼帘的皆是层层叠叠的浅绿，晶
莹剔透，没有了暮春的青涩浅淡，也没有
盛夏的浓稠厚重。和煦的阳光一点点从
树丛中倾泻下来，光影迷离，鸟鸣缤纷，
亮亮的音符到处滴落。站在自家小菜园
里，蒜在抽薹，藿香小茴脉脉流香，小葱
翠碧葱茏，时蔬青菜拔节疯长。出土的
黄瓜秧羞答答地倚在篱边，一种直达心
底的烟火气无声地弥漫着。

夏花独美，惹人沉醉。鄙乡偏僻，山
野花事从不输别处。木本草本，顺着时
节尽情盛放，把生命该有的热情，全都坦
然展露出来。风过蔷薇香，野蔷薇静静
地开放，花香总也藏掖不住，随清风四处
弥散。公路两边人工种植的紫鸢，蓝色
的花带随着视野不断延伸，把夏日的爱
情烘托得格外神秘。

石榴花点缀在绿叶中，像极了粉嫩
欲滴的点点红唇。郭沫若先生笔下的石
榴花“单瓣的已够陆离，双瓣的更为华
贵，那可不是夏天的心脏吗？”“微雨过，
小荷翻，榴花开欲然”“一丛千朵压阑干，
翦碎红绡却作团”“似火山榴映小山，繁
中能薄艳中闲”，文人墨客留下的咏榴佳
句，把榴花的风姿写得娇娆绰约，也流露
出诗人独有的初夏情怀。

初夏至味是樱桃。熟透的樱桃，缀
满枝头，轻轻一捏就溢出汁水来，令人口
舌生津，唇齿回甘。樱桃在乡野间可以
尽兴享用，摘来盛放在白瓷盘里，成为赏
心悦目的夏日清供。紧跟着，青杏也慢
慢饱满，等到麦子开镰，杏也刚好熟透，
又是一桩人间口福。初夏的美好，往往
就藏在这些时令鲜果里。

枇杷也熟了。家乡的枇杷渐渐褪去
青涩，涂上了太阳光色，玛瑙样的果实黄
澄澄的，个个浑圆饱满，充满喜庆。满树
流金，视觉感极好。成熟的枇杷，有股独
特的香气，柔软多汁，酸甜可口，味道鲜
美，常常馋得人垂涎欲滴。倚着小院里
桂影摇曳的竹椅，读读闲书，一颗一颗慢
慢品尝，好不快意。

晴朗的午后，花香夹杂着草木香，

空气也是香的，裹挟其中是不是特别幸
福？静静坐着，面前的茶盏在慢慢变
温。不经意间眺望远处，翠峰错落，山
岚缭绕，无处不具画意。这是如我等山
居者之福分，不好好消受岂不辜负了天
地美意？

因为工作特点，我本就习惯于居家
闲居。有朋友说，宅居的人大多孤僻少
趣。我却不敢苟同。“子非鱼，安知鱼之
乐？”身居斗室，有闲书可读，有茗茶可
品，有清音可赏，有知己造访，喧嚣中取
静何其难得，我多么希望能天天宅家幽
居，少人搅扰。可惜不能。

喜欢坐在阳台，和自己精心侍弄的
花花草草对视一番。喜欢它们的落寞和
沉静，顷刻间仿佛时光戛然而止。喧嚣
与繁华，皆与其无关。碧玉肆意生长着，
阳光里汁液脉脉。文竹枝叶蓬勃，尽情
展示着生命的活力。仙人球默默伫立，
带着锋芒，也透着几分平和。如此散淡，
如此简约，静如古井里的水一样，朴素、
温润、耐人回味。

雨落浅夏最怡人。一点也不泼辣，
文静得如同温良的绣娘，舞动亮闪闪的
晶莹丝线，缠着树梢，拂过青苗，在花阳
伞边沿织出绸缎般丝滑的雨帘。没有惊

雷闪电烘托声势，雨声软软的，滑进耳
畔，泊在心间，无来由的，让人心静。雨
点敲窗，长短错落，滴滴答答。隔着窗玻
璃听雨看雨，感受那份微凉与柔软，像一
股清泉淌进心里，通体舒畅。

这样的慢时光，这样的微雨季，心情
缱绻，红尘远逝。仿佛修行中人，冥冥中
获得了一种禅理的顿悟。一些过往的纠
结烦杂慢慢被梳理，任目光游移在窗外
的漫天雨幕中。喜欢这份安静，喜欢这
种清淡。

夏月如银，流萤点点，清风徐来，蛙
鼓似潮。倘若，心若莲花绽放，岁月则
暗香浮动。重读《浮生六记》，美丽贤淑
的芸娘不愧是大师级的生活家。看似
平凡的岁月经过她的精心打理，变成了
超越人间烟火的诗和远方。你看她把
茶叶放进荷心，借一夜花香浸润，次日
取来用山泉煮茶。日影绰约，茶香清
淡，夫妻对坐小饮，眉眼温柔，情意淡
然，这种中式浪漫不就是芸娘心里最极
致的情怀吗？

时光流转，闲情最慢。走出繁华热
闹，在寻常风物、独居闲逸、烟火漫卷之
间，恬淡安静，从容度日，随心而安，便是
岁月最好的模样。

浅 夏 慢 时 光浅 夏 慢 时 光
舒添宇舒添宇

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唢呐高昂，更
不像关中的秦腔吼得地动山摇。洛南静
板书在最静谧处展开它的格局：一张桌
子，一把椅子，一人独坐可操三弦、大锣、
小锣、铜镲、脚踏梆子、蚂蚱板六种乐器，
弹敲打唱一人完成，整个场地只有清雅
的口舌之音和极有规律的“板”声。因为
演奏轻巧冷静，过门时才用众器点缀，故
而得名静板书。

第一次听静板书是在洛南灵口镇的
一个旧院落，老艺人陈保子坐在老屋门
槛上，手持一把陪伴了他半个世纪的三
弦，轻轻拨弹。脚踏梆子笃笃有声，蚂蚱
板发出脆亮的节拍，像夏夜的虫鸣不紧
不慢。唱的是《拉荆芭》选段，嗓音苍劲，
沉郁里透着一股秋收后的爽朗。当地人
说静板书从清代道光年间就在洛南盛
行，过去多是盲艺人求生糊口的手段，说
唱以求神谢土和红白喜事助兴为主，走
到哪里就在哪里搭台。

它不惊艳，却耐品。不像花鼓跳脱
张扬，静板书是沉下来的，如秦岭深秋的
叶子落地后堆叠的声响。一人顶几人却
毫不慌乱，弹到动情处微微闭目，仿佛天
地间只剩下那一根弦在诉说着故事。

静板书一人可操作六种乐器，融弹、
说、打、敲、唱于一身，内容大多是七字句
韵文的传统书目，兼收神话传说、历史演
义、公案传奇、忠臣孝子，洋洋三百多
回。书目里既有包公、施公、封神演义，
也有地方小调和生活趣闻。论豪迈，它
有西北秦人的壮阔；论委婉，又有陕南细
腻的柔情。

这种特质来自洛南独特的地理位
置——秦楚文化的夹缝地带，关中粗犷
与陕南温婉共同浇灌了一朵孤寂的曲艺
之花。

但这朵花的生存土壤正在悄然退化。即便静板书早在2009年
就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省级非遗名录，2011 年跻身国家级非遗名
录，困境仍难以回避。老艺人逐年老去，新生力量匮乏，很多老曲本
只有口传心授，没有文字留存，随着一代人的闭眼，故事可能就永远
消失了。但令人动容的是，总有人在固执地延续血脉。吴全喜，洛南
县文化馆原馆长，退休后花费数十年时间走访60多名民间艺人，整
理了300多个传统节目，出版了《洛南静板书》专辑，填补了静板书有
史以来无文字记录的空白。老艺人陈保子76岁依旧操持三弦，省里
来人采风，他抱起琴便满眼放光：“静板书是咱洛南的宝贝啊。”

另一种传承是世代接力的家族叙事。史锋，洛南县剧团副团
长，出生在静板书世家，8岁便跟随祖父登台。为了保护祖辈传下
的行当，他从祖父的老旧木箱里翻出30多年前的三弦和乐谱，从零
开始苦练6种乐器，甚至在深夜用毛巾包住乐器以减小音量，避免
扰民。后来他带着静板书走进“世博会”展演，亮相央视，远赴台
湾，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秦岭深处还有一门如此沉静的曲艺。

2025 年，洛南静板书以新编节目《助残共富暖心窝》亮相全国
残疾人艺术会演，五名残障艺人联手演出，质朴的方言唱词打动
了无数观众。掌声里含着敬意，更多是对这门古老技艺重获生机
的欣慰。但真正让沉板不绝于耳的，往往是无声的日常：在某个
村落的文化广场，偶遇走街串巷的说书艺人，他肩挎行头，板声笃
笃敲开沉寂的乡村夜晚，老少爷们搬着马扎围成一圈，成了山村
里最朴实又最隆重的社交场景。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天午后：蝉鸣歇了，微风卷着泥土味，陈
保子收起三弦，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静板书不像流行歌，一下
子就轰轰烈烈，但它扎得深，稳当。动听的戏很多，静得下心的
不多。”是啊，板声之所以在洛南盛行二百多年，核心在于它有一
种沉淀后的韧性，不怕寂寞。即便听众零落，说书人也愿意在空
空的山谷里，对着一棵老槐树弹唱。因为板声一起，故乡就在，
往事就在。谁还在听？我想，那些扎根在此、眷恋乡土的人从未
缺席。就像那位爱翻唱老段子的史锋，他在台下教授徒弟时反
复强调：“板要打得稳，句要说得清，静板书传的就是这股不慌不
忙的底气。”

天色暗下去的时候，板
声 远 了 ，余 音 还 在 山 里 迂
回。也许所谓的文化根脉就
是这样——一块板、三根弦，
不 疾 不 徐 ，等 着 有 心 人 侧
耳。只要还有人愿意安静地
坐一会儿，认真听完一段《杨
家将》，洛南的静板书就没有
真正“静”下来，它在等下一
个动情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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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有棵石榴树，有些年头了。
主干虬曲如铁，皴裂的树皮诉说着风霜，
旁枝柔韧地舒展着，密密匝匝的叶子绿
得发亮。五月的风一吹，叶子便哗啦啦
地响，像是藏着说不完的秘密。就在这
片浓绿之中，石榴花开了，不是一朵两朵
地试探，而是要把整个夏天点燃似的。
石榴花红得像跳动的心，像凝固的霞，像
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相思。宋朝的王安石
说“浓绿万枝红一点”，那是文人的含
蓄。眼前的石榴花是万绿丛中万点红，
大开大合，毫不吝惜它的热情。

韩愈的“五月榴花照眼明”诚然不
虚，一个“照”字，道尽了榴花的神采。它
不是静静地开在那里等人来赏，而是主
动地、蓬勃地映照过来，逼得你不得不看
它。这种生命力，在古诗词里并不鲜
见。屈原佩兰饮露，陶潜采菊东篱，林逋
梅妻鹤子——文人似乎总爱与花木结

缘，将自己的品格与情怀寄托其间。只
是屈子的兰太过孤傲，陶潜的菊太过闲
适，林逋的梅太过清冷。不若这榴花，热
烈得入世，红火得亲切。它不躲进山野，
就在寻常院落里燃烧，在渐热的五月里
怒放，这种姿态，倒让我想起辛弃疾的

“醉里挑灯看剑”，同样是生命力的迸发，
只不过稼轩的是剑气，榴花的是花光。

我搬一把竹椅，坐在树荫下。头顶
花影斑驳，蜜蜂嗡嗡地忙碌着，偶尔有花
瓣飘落，落在地上也不显得萎靡，倒像是
一团未熄灭的火。泡一壶明前龙井，看
着茶叶在杯中舒展沉浮，茶香与花香便
缠绕在一起，分不清彼此。这种闲适，不
是无所事事的空虚，而是心有所安的自
在。古人说“闭门即是深山”，大约就是
这个意思吧。不需要亭台楼阁，不需要
奇石异卉，只要有一颗懂得欣赏的心，方
寸之地也能容纳天地。

童年时，外婆家的院子里也有一棵
石榴树。每到五月，表哥就带着我们几
个去数花苞，说等花落了就能结出石榴
来。我们便天天去看，看花瓣一片片落
下，花萼渐渐鼓起来，变成青色的小石
榴。那时不懂什么叫“照眼明”，只知道
榴花红得好看，红得让人欢喜。外婆会
用石榴皮煮水，说是能治肚子疼，她还会
把熟透的石榴切开，把里面水晶一样的
籽粒分给我们一人一把。那种酸甜的味
道，至今还在记忆里萦绕。如今，外婆不
在了，表哥早已去了远方，只有榴花年年
如期而至，让我念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每一种花都有它的时节，每一个生
命都有它的使命。石榴花也是这样，它
不因你的留恋而多开一日，也不因你的
遗忘而少开一朵。它按照自己的节奏，
完成一次生命的绽放。这种无心的灿
烂，反而最动人。夕阳西下，石榴花的红

变得更加深沉了，像是醉了酒。晚风送
来邻家的饭菜香，还有孩子的笑声。这
寻常的烟火气与榴花的明艳交织在一
起，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文人雅士
常说要超脱，要出尘，可我总觉得，真正
的诗意不在云里雾里，就在这世俗生活
之中。就像这榴花，开在寻常百姓家，既
可供文人吟咏，也可供稚子观赏。它不
拒绝任何人，也不讨好任何人。

夜色渐浓，榴花隐没在黑暗中，但我
知道明天太阳一出，它又会红彤彤地照
亮这个小院。起身回屋时，一只夜鸟从
树上扑棱棱地飞向天空。我忽然想起了
朱熹的句子：“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心若有了源头活水，便能日
日新。小院因有了一树榴花，也就有了
生机和情致，有了说不尽的故事。

躺在床上，榴花的红色还在眼前晃
动。今夜，大约会做一个红彤彤的梦吧。

五月榴花照眼明
丹 心

金丝峡景区外，345 国道旁，奔腾着一江碧水。
半月来，每当东方欲晓，我就跑到丹江边的河

堤上，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一边欣赏着碧水青
山之上天际的变幻。只见远处的山峦上空越来越
亮，一团团云彩渐渐变红。接着，山尖上冒出来一
个红点。不一会儿，红点变成半个红球，像是怯懦
地撕开红云探望世界，好一阵，才壮着胆儿露出整
个脸庞，把万道光芒洒向广袤大地……

朝阳下的青山，静得出奇；朝阳下的碧水，似
一匹硕大的绿绸频频抖动，惊艳无比。一江两岸
的白杨林随着风的方向摇晃着，绿叶打出欢快的
节拍，伴着晨练人的收脚出拳和一招一式。一江
碧水，把天上的云彩，两岸的青山、草甸统统揽入
怀抱。

我在丹江河畔居住已有三十多年。丹江赋予
我们太多的财富：渠坝纵横，灌溉良田万顷；水清
氧足，桑塘鱼胖蟹肥；电站铁塔，点亮万家灯火……

曾几何时，为紧跟“招商引资”的脚步，一批“筑
巢引凤”的人为了工作进度，盲目从沿海城市引进
早已淘汰的化工、造纸、冶炼等项目，圈耕地、拦江
水、炸山林，大兴土木，筑房建厂，争夺有限的空间
和生态资源。还有一些商人，把贪婪的目光瞄向丹
江，大张旗鼓淘沙采石，截水围堰，致使河道千疮
百孔，面目全非，水位呈断崖式下降，严重影响了
丹江两岸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没几年，水浊
了、地少了、山秃了。人负了青山绿水，青山绿水
也负了人。一连几年，山洪咆哮，泥石流频发，河
水泛滥，耕地变成一片沼泽……这时，人们才惊醒：
杀鸡取卵得到了短期利益，却给丹江带来了长期的

污染和致命的破坏。
后来，当地政府痛下决心，关闭污染企业，整治

周边环境，还树还草还绿。实行河长制，聘请环保
监督员，安装远程水质监测系统，岸坝上刷标语，
江畔边立禁令，江面上捞垃圾，对河道进行疏浚、
清障和回填。下狠心向污染说不，向违规叫停，向
生态还债。

经过几年的努力，一江两岸没有了冒黑烟的高
炉，没有了堆积如山的化工垃圾，江面上也没有漂
浮的油污和散发的异味了。

丹江的水绿了，岸边的田绿了，田边的树绿了，
喜 人 的 变 化 远 不 止 这 些 。 江 边 果 园 里 的“ 六 月
杏”，个个金黄透亮，蜜甜多汁。还有那茶，简直就
是香饽饽，清明前的头茬茶，早早就被外地茶商抢
订一空。这些事实证明：守住绿水青山，就是守住
金山银山！

站在村后的罗家岭上，举目远眺，千沟万壑，梯
田叠翠。山风吹过，带来阵阵清香。原来这山上，
生长着如此多的金银花。花香是免费的，那就尽情
地享受吧。免费供应的还有负氧离子，好多人为了
这个，在周末闲暇日，特意从城里来到了这儿。

太阳升高了，林间深处，鹧鸪声声，山花烂漫，
绿涛碧浪。这时，岸边草地上，有美术协会的老师
们端坐着，对着近处的碧水和远处的青山，在认真
地写生呢！我悄然靠近，画板上绘着丹江碧水的缩
小版，还有的举起相机，将这蓝天、青山、碧水，一
一装进镜头里……

一江碧水入画来。这时，我听见清澈的江水唱
着悠扬的赞歌，奔向远方！

一江碧水入画来
田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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